
盘踞在脑海里的年味，总是离不开那北风刺

骨的严冬腊月与家中忙忙碌碌的景象，每到农历

腊月十七、十八，妈妈会在这两天举行颇具仪式感

的“掸檐尘”活动。“掸檐尘”，即是家中年前的一次

大扫除、大清理。每当这时节，家家户户打扫庭舍

尘秽，求个庐宇洁净，干干净净喜迎新年。

小时候，民居大多是三间瓦房，粉墙黛瓦，自

然有檐，屋顶大都桁樑结构，是蜘蛛们结网盘踞

的最爱之地，一年下来，网落灰尘，谓之檐尘。

一到腊月十七、十八，妈妈自己动手，用灶前稻

柴拗成草把形状，用长竹竿绑好，头戴布帽，身

系饭单，臂着袖套，全副武装完毕，开始掸檐

尘。家中每间屋子天花板、檐下、墙角，角角落

落，务必全部掸到。

掸去尘灰，还只是大清扫工作刚开了头。家

里厨房诸件，这时节被妈妈搬到了场上，锅碗瓢

盆，筷勺刀砧，外加“家橱”（即碗柜），全都搬入

了院子里，简直像开水陆道场。那时，家家有水

井，腊月寒冬，滴水成冰，手已冻成紫芽姜一样，

但井水却有灵性，它时时保持零上四摄氏度，触

之反而微温，是劳动者们的恩物，用它来洗涮最

好不过。洗完厨房，擦窗玻璃，抹家具，扫死角，

洗床单……这时节学校已放假，我和小妹找来旧

衣旧帽，穿上套鞋，也做起妈妈的小帮手。 玻

璃用干湿两种布轮流擦，家橱用板刷刷，床单一

起绞……水井上“扑通扑通”的水桶下井声不绝，

脚上的套鞋又冰又冷，而我们的脸庞红扑扑热乎

乎，年味其实更来自全家齐心协力迎新年的那份

忙碌、紧张，甚至像饭锅微焦时一点点的焦虑

感，你的心头洋溢着的，是“奔头”。

时光邅递，社会飞速发展，我们早已挥手作

别农家小院。农历腊月十六，我在微信上给保洁

公司递话：“明天天气不错，请老板娘安排工人

来我家擦玻璃吧！”

滴水檐,吊在檐下垂着丝的蜘蛛，以及它们

的“八卦阵”，全都随着时光列车飞速驶去，已成

为记忆中想努力抓取的模糊影像。办了保洁年

卡，家中保洁一周一次，周周新，月月新，无檐尘可

掸，但是，擦玻璃，擦灯具，洗窗帘……年底大扫除

“掸檐尘”的风俗依然保存。洗窗帘，递凳子，取爪

钩，之后扔进洗衣机，六套窗帘一缸一缸地洗，洗

完，直接再挂上窗户，反正晾着也是晾着……另

外，大清理的保留项目是扔旧物！那几天，必定和

先生、孩子一起，亲自动手整理家中杂物，过期药

品，过时衣物，过期零食，各种USB数据线,瓶瓶

罐罐……掸檐尘之日，也即一年来一次彻底的断、

舍、离。许多可有可无物品的存在，也许是积习所

在，也许是束系着曾经过往生活记忆的能量。掸

檐尘之日，大清扫，大整理，边扔边整，有记忆的物

品，手机拍个照再扔，扔着扔着，仿佛生出一种痛

快来，豪气万丈地扔了，像把壅塞生活中的疲惫、

杂乱和烦燥，彻底地扔去了一般。

腊月十七、十八之后，家中窗明几净，窗纱柔

软轻拂，橱格整洁，置物有序。年，原来需要条

理、秩序、整洁、明净的映衬。“十七、十八，越掸

越发”，有了掸去，拂了，对旧年旧物的驱赶摒

弃，才有又一轮的一元之始，以及新生力量的生

生不息和万物竞发……

时光啊流淌，带不走安徽父老对抗日名将的

传颂。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由彭雪峰任师

长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的第四师师部移驻涡阳

县新兴镇，部署歼敌战斗数十次，创办了著名的

《拂晓报》。刘少奇时任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

委，也曾到此指导工作。上世纪末，安徽省政府命

名四师师部原驻地为雪峰路，师部旧址建成纪念

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拂晓报》改为中共宿州

市委机关报。笔者作为一名部队转业老兵、原印

刷管理工作者和老八路的后代，专程赴四师纪念

馆瞻仰，切身感受《拂晓报》昔日印刷风采。

彭师长的大幅骑马雕像，屹立在馆入口广

场。只见他左拉缰绳，右持望远镜，遥望远方，

仿佛又将带兵出征。基座周围花团锦簇，鲜红的

党旗下，《入党誓词》清晰闪亮。

两个院落东西相连，青砖灰瓦，木门木窗，门

前无台阶，墙皮斑剥，典型的民国皖北建筑风

格。东院是彭雪峰旧居、司令部、机要室等，西

院是刘少奇旧居、张震旧居、政治部、《拂晓报》

社。馆里展出了大量珍贵实物，有军号、战刀、

马灯、手摇电话机、军用挎包、《拂晓 报》的油印

器材、《拂晓报》早期样报、老《党章》等。展品虽

然陈旧、制作简陋，却饱含新四军将士的艰辛与

奋斗。《拂晓报》初办，既无制版和印刷设备，又

缺纸张、油墨，全凭自力更生、因陋就简问世，但

产生了有力的宣传群众、鼓舞士气和震慑敌伪的

效果。报纸出版100期时，毛泽东寄来了贺词，

给彭雪峰和报社很大鼓舞。在一张张油印然字

迹清晰的《拂晓报》面前，我内心被一种强大的

力量所推动。

彭师长那张正面半身照广吸眼球。他头 戴

军帽，着装整齐，左臂上缝有新四军臂章，双目

凝视前方，面容刚毅，神态坚定，周身散发着英

勇、顽强、从容和自信，是唯一留存的最能展示

将军形象的图片。与其英姿媲美的是文才出

众。彭雪峰曾以高分考取北平民国大学中文

系，只因家贫而未能入学。参加中央红军长征

后，他协助贺绿汀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游击队之

歌》。《拂晓报》报名也是他取名和题名的，寓意

中国革命处于胜利前夜。他一生著作300多万

字，其中200多万字都是为《拂晓报》而撰。这

样一位文武全才指挥员，竟不幸于1944年9月

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战斗时遭流弹击中牺

牲，年仅37岁。

毛泽东特在《解放日报》撰挽，号召我党我

军“学习雪峰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

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使日本侵略者在有

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

国早日实现”。这一天终于来到。彭雪峰的老战

友、已故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亲自为第四

师纪念馆题名并揭牌。彭雪峰之子、原第二炮兵

政委彭小峰上将，莅临纪念馆缅怀。纪念馆观

后令吾深知，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惟发扬光荣

传统、努力报效国家，才是对英烈最好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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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舞忠魂
■ 合肥 王德明

过年掸檐尘
■ 浦敏艳

望城几日，秋雨迷蒙，忽下忽住，把个江南，把个满

眼的绿，弄得深翠。远山近水，楼台亭阁，乡村街道，花

草树木……均被洗得明净透亮。于是一切的生命皆显

生动，一切的事物都活泼了起来。

回来数日，我每天都要回想一番望城。那么多的名

字：靖港、乔口、铜官、郭亮、雷锋、欧阳询、书堂山……

不时在我心中涌动。或清晨，或黄昏，或睡前，或梦里，

或白天写字做事的间隙，或散步沉思的一瞬，总会忽然

想起。这些回想的碎片，像雨滴，像晨露，像梦的游丝，

像秋雨的连绵，像花间的水珠……我想用阳光的金线

将它们串起，伸出我无尽的双手捧上，以回望望城。

近几天每天查点资料，翻阅一下曾敬仪先生所著

的《书堂胜境》，书堂山于是在我心中慢慢清晰了起来，

欧阳询在我心中慢慢亲近了起来。那天去书堂山，正

是小雨时下时住。在江南山水中，感觉是极好的。可

惜没有登山，到半山腰，也只停了一会，便下山走了，使

如此之美景，没能细细去品尝享受。纵观天下山水，总

是和人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陶渊明之于“桃花源”，欧

阳修之于“琅琊山”，苏东坡之于“赤壁”一样，书堂山是

和欧阳询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欧阳询少年曾在

书堂山攻读诗书、苦练书法，身后又归葬于书堂山。书

堂山山不在高，有“楷圣”则灵啊。因此未入山门，即感

受到一股书香之气，沿麻石漫坡走去，仰头一看，迎面

三个大字：书香门。两边一副长联：

染翰越时空千载犹传欧字帖

溯源寻故里一园尽揽大唐风

我们知道，欧阳询不仅是一代大书法家，还是一位

杰出的书法理论家。他博采众长、兼容南北，形成了独

树一帜的“欧体”，并且著有《八诀》《用笔论》《传授诀》

《结字三十六法》等书法理论，真正开了一代之风气。欧

阳询少年聪慧，读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幼时习书，

也是从“二王”入手。有文献记载，王羲之的真、行、草

《千字文》，行书《兰亭序》以及《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

等，欧阳询都曾临习过。宋米元章的《书史》说“右军《东

方朔画像赞》糜破处，欧阳询补之”。可见其钻研之深。

张怀瑾称他“八体尽能，笔力险劲”，都是肯綮之言。

入得山门，拾阶而上。满眼青翠，一股雨后的山林

气息扑面而来。行至欧阳阁，见一木制三层方阁立于

眼前，由李铎手书欧阳阁三个大字。里外转转，形制似

乎为新建。据说过去书堂山有“书堂八景”：读书台、洗

笔泉、欧阳阁、玉案摊书等，其中“洗笔泉池”石刻最为

珍贵（缺一池字），可惜这次没能亲睹。有传说欧阳询

初学书时，刻苦练字，日夜挥毫，临池学书，池水尽墨，

一次外出，见一古碑，系晋朝大书家索靖所书，立即下

马观看，越看越爱，索性铺下毡子，三日不去。有一个

故事可以记下，能使得我们和“楷圣”更加亲近。《新唐

书·儒学传》说他“貌寝侻，敏悟绝人”。是说长得丑，可

极聪明。长孙无忌与欧阳询相互之嘲即可说明，无忌

写诗讽欧阳询道：“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家麟

阁上，画此一猕猴。”欧阳询也不客气，回敬道：“索头连

背暖，漫裆畏肚寒，祗缘心溷溷，所以面团团。”是说你

的相貌也不敢恭维，肥头胖面，脑满肠肥的。这当是雅

谑，但看后仍不免失笑。

我近年写写字，已初尝习书之不易。在书堂山下

之文化园，见张瑞田兄书的欧阳询的一则书论：“墨淡

则伤神彩，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

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口中一遍遍诵读此言，心中一

叠叠感叹：觅得书之三昧，其何难也。

国庆、中秋双节，回到县里，睡在父母的老屋，尽日

无事，有时清早，透过纱窗，静望院中的光景。秋日的

晨光透过纱窗，打在窗下的书案上，斜切出一片斑驳的

光影。小院树木繁盛，屋角的石榴高过屋檐，枝头挂着

大朵的红花。我心中忽然会想起望城，这也算是我的

一片深情吧。

回望望城
■ 苏北


